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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青“散文化”理论的诗学追求与自觉实践
杜钰

西北师范大学，甘肃兰州，730070；

摘要：艾青是继郭沫若、徐志摩、闻一多、戴望舒等人之后对中国现代新诗发展提供卓越贡献的诗人之一，他

的诗歌继承“五四”新文学紧密结合现实的优良传统，又表现出自由活脱的艺术风格。艾青的生命、生活与中

国革命的发展历程紧紧联系在一起，他的诗歌在创作伊始即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，并逐渐根据自己的个人体验

挖掘并形成其诗歌中的“土地”和“太阳”等独具特色的意象。得益于其绘画教育的学习背景，艾青自然地将

绘画艺术中的光线和色彩技艺运用于诗歌创作当中，使其诗歌具有独具一格的“绘画美”魅力。同时，艾青完

整提出诗的“散文化”理论并自觉地付诸实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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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，他创造了雄浑奔

放的自由诗体，为“五四”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

天地，他的《女神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白话

自由诗总集。闻一多提出“音乐美、绘画美、建筑美”

的新诗艺术主张，克服了“五四”以来白话新诗过于松

散、随意等不足，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健康发展做出特有

的贡献。新月诗派的徐志摩是“三美”理论的自觉践行

者，他创作的诗歌韵律和谐、章法整饬、辞藻华丽。以

戴望舒、卞之琳等为代表的现代诗派的诗作摆脱“新月

派”对诗歌韵律、节奏的外在束缚，诗歌创作中大量采

用口语词汇。其后进入诗坛的艾青在诗歌创作中不断进

行实践与探索，使诗歌创作的内容带有现实主义倾向，

在艺术形式上，艾青则以“诗的散文美”建设为契机，

致力于诗歌的非格律化倾向与“自由化”倾向的色彩美、

意象美与意境美的呈现，把胡适、郭沫若以来的自由诗

体推向了成熟。

1 土地和太阳的意象运用

艾青的生命、生活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紧紧联系

在一起。他出生于辛亥革命的前一年；读小学时感受了

“五四”运动的浪潮；念初级中学时，受民主思想的冲

击，艾青也曾与同学参与过街头游行活动；十九岁时，

艾青跟随几个怀着浪漫主义思想的同学前往法国巴黎，

在那里，他接触和阅读了许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并

且参与了反帝同盟集会，创作了第一首诗《会合》以记

录当时集会的情景状况，而这也为其诗歌创作的现实主

义面向奠定基础。1932年初，艾青由于生活拮据被迫回

国，在目睹家乡的颓败之后，他陆续写了《芦笛》《大

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等诗歌。其后，艾青继续延续其诗

歌现实主义的创作面向，并根据其独特的个人体验挖掘

并形成“土地”和“太阳”等独具特色的诗歌意象。

“土地”是孕育与滋养万物的温床，寄寓着艾青对

于祖国与人民的深厚感情。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是

艾青的成名作，这首诗作于 1933 年，当时诗人因为参

加浙江的进步学生运动，而被国民党当局关进了黑暗的

监牢。
[2]
在狱中，诗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生活，尤其是

陪伴自己成长的保姆大堰河。彼时自己生活于温床之中，

备受大堰河的关心和爱护；而此时的他身处不见天日的

牢狱之中。巨大的心理落差促使艾青写下《大堰河——

我的保姆》这首诗歌，以这首诗歌来慰藉自我。诗人对

亲生父母家中陌生而富裕的生活场景的摹写展现出对

黑暗社会贫富差距的揭露和批判，因此，在重重回忆之

后，诗人向奶娘抒发出赞美的感情。

艾青创作《我爱这土地》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，日

军的魔爪伸向祖国的大部地区。诗人在目睹了山河破碎、

百姓流离失所的景象之后，毅然拿起笔写下这首诗歌以

唤起更多人的觉醒。“我”作为一只鸟为土地歌唱，即

使声音变得沙哑，也要继续歌唱，直到“——然后我死

了/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”
[1]
。“我”是鸟，“我”

是艾青，“我”也是祖国大地上成千上万的爱国人士。

在民族危亡之际，“我”真切地抒发出“为什么我的眼

里常含泪水？/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
[1]
的情感。

艾青曾说过：“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，都

是美的，都是善的，也都是诗的。”
[3]
因此，艾青将自

己对祖国美好未来的祝愿都以置于其诗歌创作中的“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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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”意象之中，以此来热情地讴歌与赞美生命的黎明与

春天。在《向太阳》中，诗人以一位饱经忧患的知识分

子的眼光来诉说自己的心愿以及对未来的美好展望。诗

歌的第一节，诗人便以“我起来”为题，“我起来”看

到的是“黎明”，以此奠定本诗对光明、希望的憧憬的

情感基调；从第四节“日出”开始诗人便以饱满的激情

热情地颂扬太阳之歌，这也是诗人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展

望之歌；六至七节，诗人则是在歌颂“太阳照耀下”的

抗日解放战争新时代里，祖国山河的苏醒与人的新生；

诗歌的第八至九节，诗人则将笔触转向书写自己的内心

感受，在经历忧患和苦难之后，诗人感受太阳的沐浴，

勇敢地走向光明与新生。艾青在《向太阳》中以“太阳”

为整体意象，情感昂扬，歌颂革命战争带给中国的新生

与希望。

2 光线与色彩的技法移用

色彩运用是艾青诗歌创作中的一种艺术手法，也是

其诗歌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艾青自小喜欢美术和手

工，中学后考入杭州市国立西湖艺术院系绘画系；后又

留学法国，在巴黎接受现代西方绘画艺术教育。留法回

国后一度从事美术教学工作，曾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

盟。
[4]
之后，艾青目睹了祖国山河的巨变。他为了呼唤

民族和民众的觉醒，将自己的艺术创作视点转向诗歌创

作。因此，艾青自然地将绘画艺术中的色彩和光线移入

他所作的诗歌当中，使其诗歌拥有独具一格的“绘画美”

魅力。

正如艾青自己所言：“如果问我写诗有什么便宜的

地方，就是我还学过几天画，对形体，对色彩，对调子

和距离有一定的经验，我认为诗人也好，小说家也好，

对于色彩、气味、物体的距离等东西，应该具有敏锐的

而且准确的感受能力。”
[5]
他对事物光线和色彩变化的

感知格外敏锐，这使得他的诗歌呈现出由于不同光线相

互碰撞所产生的张力美，这一美感主要借助于“太阳”、

“光”与“夜”等意象来实现。

在《那边》中，诗人写到“黑的河流，黑的天。/

在黑与黑之间，/疏的，密的，/无千万的灯光。”
[1]
在

艾青眼中，“挣扎的人间”充斥着黑暗，因而世界呈现

出满是黑色的死寂，但是在这片黑暗之中，诗人仍然能

够看看星星点点的希望，这些希望变成“黑的河流”与

“黑的天”之间的无数“灯光”。诗歌中黑暗与“灯光”

带来的光明形成明与暗两束光线碰撞的鲜明对比，暗含

生命哲学。诗人的另一首《黎明》当中也写到相似的场

景，“我永远以坚苦的耐心，/希望在铁黑的天与地之

间/会裂出一丝白线——”
[1]
，铁黑的天与地形成一幅黑

色的画面，然而一个“裂”字摹画出象征着光明的“白

线”出现之时的力量感，使得整个画面出现一袭耀目的

光明，从而使黑与白形成强烈反差。

或是因为艾青出身绘画专业，受到西方印象派画家

影响的他特别注重其诗歌呈现出的色彩感。他不但善于

描绘色彩斑驳的画面，同时也关注色彩的流动变化和色

块之间的搭配效果。
[4]

1937 年，四川发生严重的旱灾，艾青为川灾创作一

首《死地》以记录当时旱灾的情况：“看到的到处是：

/像被火烧过的/焦黑的麦穗/与枯黄的麦秆/与龟裂了

的土地”
[1]
，本该郁郁葱葱、翠绿而有生机的麦苗艾青

因长时间未能接受雨水滋润和沐浴而显得死寂，“焦黑”、

“枯黄”的浓烈色彩让旱灾给农作物带来的影响具像化。

在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中，艾青则选用强烈的对比

色来表现他的情感冲突：“大堰河，今天，你的乳儿是

在狱里，/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，/呈给你黄土下紫

色的灵魂”
[1]
。“黄”指的不仅是土地的色彩，还喻指

大堰河的身体。大堰河常年在黄土地上耕耘劳作，她的

身体如同灰黄的土地，给人的感觉是沉重而又压抑的。

然而大堰河的灵魂是高贵的“紫”色，她给予了“我”

无限的母爱，她的善良和勤劳都决定了她的灵魂底色是

象征高贵、典雅的紫色。也正是“黄”与“紫”的色彩

对比，更加突出大堰河精神世界的美丽和高尚。

得益于绘画艺术的学习背景，艾青将绘画艺术中的

光线和色彩等艺术技法移用至自己的诗歌创作当中。这

样的艺术处理不仅突破绘画艺术的线条框架和媒介限

制，也实现对中国新诗的时代革新和艺术改造。

3“散文化”理论的自觉实践

“新诗的散文化”这一观念最初是从胡适“作诗如

作文”的观点衍生而来的，他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

第一部白话诗集——《尝试集》。然而《尝试集》虽然

在形式上颇有创新，但其内容流于口语化，缺乏文学性。

胡适所倡导的文体解放实际上直到郭沫若的诗作出现

才真正得到实现和发展。他的《女神》一经出版，便被

学界评为“开一代诗风”。就形式而言，《女神》是自

由体诗的典型代表，每首诗的节数、诗节的行数以及每

一行的字数都是不固定的，押韵也没有固定统一的规律，

这与格律体诗截然不同。但是，郭沫若对“诗的散文化”

的过分追求使得他的诗歌丢失了诸多美学特性。为了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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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从“新诗的散文化”到诗的“散文美”的美学转变，

中国几代现代诗人付出努力并积极实践。从中国诗歌发

展史上看，真正完整提出诗的“散文美”理论，并付诸

实践且卓有成就的，还应推我们当代的诗人艾青。
[6]
艾

青对新诗“散文化”的追求对中国自由体诗的美学建构，

也是对郭沫若及其之后的自由体诗人的艺术反拨。

艾青认为写诗要追求“口语美”，在反映自己的构

思的同时要念起来顺口，并且听起来和谐。但是艾青主

张的“口语美”所指的并不是口语的粗俗、不加修饰的

直白，他的诗歌语言生动鲜活，他希冀借用浅显易懂的

语言来描写现象、阐述道理。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》

中，诗人用风“紧紧跟随着/伸出寒冷的指爪/拉扯着行

人的衣襟”
[1]
来铺陈隐喻当时中国土地面临的灾难，语

言直白通俗，然而“跟随”、“伸出”和“拉扯”三个

动词的使用又凸显出柔弱如老妇人的“风”的凌厉。《火

把》几乎是用人物的对白内容构成的一首诗，极度贴近

人的日常生活，口语化的语言日常又俗白。《荒凉》一

诗仅由四行构成，四句诗均以“那边的”的起头，描写

了“山上没有树”、“地上没有草”、“河里没有水”

以及“人没有眼泪”四种景象，以朴素的语言展现出北

方环境的荒凉。

对于诗歌的形式，艾青的主张是“段无定行，句无

定字，既无标点，也不押韵”，这是最能体现他所提倡

的“散文美”的美学追求的主张。《我爱这土地》共两

节，与格律体诗相比，这首诗全然另类，而这正是艾青

诗歌的生命之所在。对诗歌“散文美”的追求并没有使

艾青的诗歌杂乱而没有规律，相反，艾青诗歌最显著的

特点便是奔放与约束之间的协调。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

上》多次出现“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，寒冷在封锁着中

国呀……”犹如奏鸣曲般地重现着诗的主题
[7]
；《向太

阳》则是诗人依据思绪的转变创作的，思想的跳跃又连

接着太阳从日出至日中，从昨天到今天的时间变化，杂

乱中又自有章法。

艾青对诗歌“散文化”的美学追求和实践还体现在

他的诗歌中表情达意的真实性，这也是最能体现艾青诗

歌现实主义倾向的一方面。几乎艾青的每一首诗都有相

应的创作缘由，或是受情感触动，或是为鼓舞革命。《大

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是艾青在狱中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对

乳母大堰河的追忆，它所呈现的是诗人真实的生活经历

和情感体验，也正是艾青的真实的情感流露和思维波动

赋予了这首诗深厚的情感力量和耐人寻味的思想内涵

与艺术价值。《火把》是艾青离开桂林后在湖南新安等

待去重庆的日子里写的，当时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两周

年，桂林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，艾青看完之

后深受触动，写下这首诗。《芦笛》一诗则通过对“芦

笛”的歌唱，饱含诗人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深厚关切。

4 结语

被胡风称为“吹芦笛的诗人”的艾青，惯常在其所

创作的诗歌中将自己的个人体验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融

合在一起。从诗歌创作的主流来看，艾青的诗歌有效地

坚持了革命诗歌的人民性、现实性和战斗性的传统，而

系统接受过绘画艺术教育的优势为他带来改造现代新

诗的诸多可能性。因此，他得以将绘画艺术中的光线变

化和色彩冲突经由巧妙的设计之后移入诗歌当中，从而

使其诗歌富有鲜活的生命力和画面感。对诗歌“散文美”

的倡导和实践则让艾青的诗歌成为中国新诗史上一道

独特的诗学景观。艾青在《诗论》中说：“一首诗的胜

利，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，同时也是它的美学

胜利。”
[3]
毫无疑问，艾青的诗歌便是取得了这样的胜

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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